
作
者
簡
介─

─

陳
信
傑
，
一
九
九○

年
生
。
國
立
東
華
大
學
華
文
文

學
所
創
作
組
畢
業
。
從
小
在
電
動
間
長
大
，
打
滾
於
戲

劇
、
電
影
、
文
學
、
遊
戲
領
域
。
近
幾
年
在
旅
宿
業
那

個
。
曾
入
圍
二○

二
二
台
北
國
際
書
展
大
獎
小
說
獎
。
著

有
︽
柴
貓
、
夢
的
浮
艇
與
德
魯
伊
︾
。

得
獎
感
言─

─

其
實
我
早
應
該
告
別
，
你
的
溫
柔
和
你
的
瓷
杯
。
但

生
命
太
過
無
常─

─

或
許
無
常
只
是
不
負
責
任
的
藉
口
，

所
以
我
恨
這
樣
的
自
己
。
生
命
到
底
是
什
麼
呢
？
是
溫
柔

的
瓷
杯
吧
，
會
碎
裂
的
，
缺
了
角
的
，
繼
續
勉
強
使
用

的
，
溫
柔
的
瓷
杯
。

鸚
形
目

陳
信
傑

短
篇
小
說
獎
二
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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鸚
形
目

他
們
總
是
在
天
亮
前
先
醒
來
。
我
不
清
楚
是
誰
叫
醒
了
誰
，
也
許
我
只
是
順
著
他
們
的
聲
音
醒
的
，
也
或
許

我
根
本
沒
睡
。
那
些
聲
音
開
始
時
像
風
，
之
後
漸
漸
疊
起
來
，
成
了
某
種
規
律
的
噪
音
，
尖
銳
的
、
喃
喃
的
、
試

圖
模
仿
什
麼
但
總
差
一
點
。
他
們
叫
得
並
不
真
切
，
有
的
聲
音
甚
至
像
哭
，
也
可
能
是
我
自
己
想
太
多
。

我
躺
著
沒
有
起
身
，
眼
睛
看
著
天
花
板
。
這
是
我
習
慣
的
清
晨
。
從
一
個
靜
止
的
姿
勢
，
聽
屋
裡
二
十
幾
隻

鸚
鵡
互
相
叫
喚
，
互
相
回
應
，
有
時
也
互
相
無
視
。
像
是
屋
子
裡
正
在
進
行
一
場
不
屬
於
我
的
生
活
。

我
的
名
字
是
楊
鎮
勳
，
五
十
一
歲
，
還
不
是
老
人
，
但
也
不
年
輕
了
。
三
年
前
提
早
退
休
，
本
來
的
職
稱
叫

科
長
，
說
起
來
工
作
狀
況
也
算
穩
妥
，
不
過
那
年
我
不
太
想
繼
續
了
。
說
不
上
理
由
，
就
是
突
然
覺
得
那
些
電

話
、
報
表
、
會
議
，
離
我
太
遠
。
除
了
長
年
的
積
蓄
，
投
資
股
票
也
賺
了
一
些
錢
，
於
是
離
職
時
，
沒
有
什
麼
好

猶
豫
的
。
不
少
同
事
感
到
詫
異
，
他
們
原
本
以
為
我
即
便
屆
滿
退
休
年
齡
，
也
都
會
留
下
繼
續
做
個
幾
年─

─

或

許
獨
身
一
個
人
的
我
在
別
人
眼
中
就
是
那
種
，
生
活
中
沒
有
別
的
事
可
以
放
在
心
頭
的
人
吧
。

真
正
打
亂
我
生
活
節
奏
的
不
是
年
紀
，
也
不
是
退
休
，
而
是
這
些
鳥
。

那
是
三
年
前
的
某
天
，
一
個
我
不
太
熟
的
年
輕
人
來
敲
門
，
說
欠
我
兩
千
元
。
其
實
我
早
忘
了
，
但
他
記

得
。
他
站
在
門
口
，
騎
樓
下
停
了
一
台
快
解
體
的
摩
托
車
。
後
座
有
一
個
舊
鐵
籠
，
裡
頭
關
著
兩
隻
毛
色
不
太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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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的
玄
鳳
鸚
鵡
。
他
說
錢
還
不
出
，
拿
這
兩
隻
鳥
抵
。
他
還
估
價
給
我
聽
，
說
這
隻
黑
牛
六
百
，
黃
化
七
百
五
，

加
上
籠
子
還
有
兩
包
飼
料
跟
站
架
以
及
一
個
玩
具
，
總
價
超
過
兩
千
元
了
。

我
本
想
拒
絕
，
鳥
是
麻
煩
的
動
物
，
我
不
懂
，
也
不
喜
歡
他
們
的
眼
神
。
可
那
晚
天
氣
轉
冷
，
風
像
是
從
我

脊
背
吹
進
去
。
我
不
知
道
為
什
麼
，
最
終
還
是
把
他
們
接
了
進
來
。

一
開
始
我
把
籠
子
放
在
陽
台
，
怕
他
們
吵
。
但
他
們
太
靜
了
，
像
是
知
道
自
己
不
該
出
聲
，
也
或
許
對
於
新

環
境
惶
惶
惴
惴
。
有
幾
天
他
們
不
吃
不
動
，
連
叫
都
沒
有
。
我
忽
然
感
到
一
種
奇
異
的
責
任
感
，
就
像
我
若
不
做

點
什
麼
，
他
們
就
會
死
掉
。
於
是
我
把
他
們
移
進
室
內
。

我
一
個
人
住
一
層
公
寓
，
扣
掉
我
自
己
睡
的
房
間
和
一
間
儲
藏
室
，
還
有
兩
間
空
的
房
間
，
其
中
一
間
就
讓

給
他
們
。

再
後
來
，
我
就
不
知
不
覺
地
變
成
了
那
種
人─

─

孤
獨
又
古
怪
的
愛
寵
人
士
。
屋
裡
開
始
堆
滿
籠
子
、
搖

鈴
、
鳥
架
。
左
邊
的
窗
下
是
和
尚
鸚
鵡
的
區
域
︵
後
來
買
的
︶
，
他
們
喜
歡
湊
在
一
塊
，
會
彼
此
幫
對
方
理
毛
。

衣
櫃
前
有
兩
對
愛
情
鳥
︵
也
是
後
來
買
的
︶
，
顏
色
像
糖
果
，
總
是
彼
此
依
偎
，
分
不
出
哪
隻
是
哪
隻
︵
當
然
，

相
處
久
了
就
認
得
出
來
了
︶
。
玄
鳳
也
變
成
六
隻
︵
之
後
當
然
又
比
六
隻
更
多
了
︶
，
兩
隻
是
那
天
留
下
來
的
老

鳥
，
其
他
是
他
們
的
孩
子
。

問
我
喜
歡
嗎
？
是
問
喜
歡
鸚
鵡
還
是
喜
歡
這
樣
的
生
活
呢
？
我
不
曉
得
，
只
是
事
情
光
陰
推
移
間
變
成
了
這

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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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早
上
八
點
半
餵
他
們
一
次
，
下
午
兩
點
半
再
餵
一
次
，
晚
上
看
狀
況
，
當
然
也
有
固
定
放
置
的
飼
料
盆
，

隨
時
取
用
。
餵
食
的
時
候
，
他
們
會
像
一
個
個
急
切
的
發
條
玩
具
衝
上
來
，
啄
手
、
啄
袖
口
、
在
床
上
或
我
的
肩

膀
跳
來
跳
去
。
我
覺
得
像
是
鄉
下
農
家
在
餵
雞
，
然
而
玄
鳳
也
真
的
是
雞
尾
鸚
鵡
。

他
們
也
會
啄
我
沒
收
起
來
的
書
，
他
們
會
像
碎
紙
機
一
樣
把
書
頁
撕
咬
成
一
條
一
條
，
叼
回
去
築
巢
，
布
置

小
說
感
的
舒
適
空
間
。
其
實
我
不
看
書
，
尤
其
有
點
年
紀
後
，
看
太
小
的
字
總
是
糊
成
一
團
。
那
些
書
是
陳
朝
信

留
下
的
。
那
年
他
離
開
的
時
候
，
沒
有
帶
走
。

我
也
一
直
沒
丟
。
放
著
，
不
是
為
了
懷
念
什
麼
，
只
是
好
像
沒
人
來
接
手
，
就
這
麼
無
所
謂
地
擱
置
在
那
。

有
時
我
以
為
他
會
回
來
。

這
句
話
，
我
從
沒
說
出
口
，
哪
怕
是
對
自
己
也
一
樣
。
只
是
某
些
日
子─

─

像
今
天─

─

當
天
色
還
沒
轉

亮
，
餵
食
時
間
還
沒
到
，
而
我
站
在
廚
房
水
槽
邊
洗
米
，
順
手
將
米
杯
放
在
流
理
台
上
時
，
總
會
在
腦
子
某
個
角

落
浮
現
這
個
念
頭
。

他
沒
有
說
再
見
。
他
也
沒
有
說
那
是
結
束
。

朝
信
走
的
那
天
是
星
期
四
，
我
記
得
那
是
個
很
普
通
的
日
子
，
天
空
沒
什
麼
特
別
，
也
沒
有
下
雨
。
前
一
晚

我
們
一
起
看
了
一
集
韓
劇
，
我
已
經
不
記
得
劇
名
了
，
只
記
得
劇
情
裡
有
人
快
死
了
，
但
他
什
麼
都
沒
說
。
朝

信
看
得
很
專
心
，
雖
然
他
的
手
一
直
放
在
那
本
攤
開
的
書
上
，
像
是
準
備
要
讀
，
卻
始
終
沒
翻
頁
。
他
有
時
會
這

樣
，
把
書
握
在
手
裡
很
久
，
像
是
在
用
它
擋
住
什
麼
，
也
許
是
我
們
之
間
的
某
些
話
題
，
或
者
只
是
他
自
己
的
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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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
。
我
當
時
沒
想
太
多
，
畢
竟
那
看
起
來
不
算
特
別
，
他
本
來
就
是
這
樣
的
人
，
沉
默
起
來
也
不
覺
得
冷
場
。
只

是
現
在
回
頭
想
，
或
許
他
那
晚
早
就
決
定
了
什
麼
，
只
是
我
沒
察
覺
。

第
二
天
早
上
他
提
著
一
只
帆
布
袋
走
出
門
，
只
說
：
﹁
我
要
出
去
一
下
，
等
等
可
能
不
回
來
吃
午
餐
。
﹂
我

當
時
在
餵
鳥
，
背
對
著
他
，
沒
回
話
。
他
也
沒
等
我
回
話
。
門
輕
輕
關
上
，
沒
有
聲
音
。
就
像
很
多
個
早
上
他
去

買
早
餐
或
拿
包
裹
那
樣
。

我
一
直
等
到
下
午
兩
點
半─

─

該
餵
第
二
輪
的
時
候─

─

才
意
識
到
他
真
的
沒
回
來
。

一
個
月
後
，
他
傳
了
簡
訊
，
說
住
在
親
戚
那
邊
。
沒
說
為
什
麼
離
開
，
也
沒
說
什
麼
時
候
回
來
。
我
只
回

了
：
﹁
那
裡
有
鳥
嗎
？
﹂
他
沒
回
。
後
來
也
沒
有
回
。
那
之
後
，
他
大
約
每
三
、
四
個
月
會
打
一
通
電
話
或
是
傳

LIN
E

訊
息
。
無
論
是
說
話
聲
還
是LIN

E

的
提
示
音
都
輕
快
得
過
頭
。
他
會
問
我
好
不
好
，
鳥
寶
們
呢
？
有
沒
有

新
成
員
什
麼
的
。
我
說
都
還
在
，
都
很
好
。
他
沉
默
一
會
兒
，
再
說
：
﹁
那
很
好
。
﹂
然
後
就
掛
斷
。

我
沒
問
過
他
是
否
還
會
回
來
。
他
也
沒
說
。

我
們
在
一
起
的
時
候
，
不
太
像
情
人
，
倒
比
較
像
是
某
種
生
活
協
議
。
他
洗
衣
服
，
我
做
飯
；
他
上
小
夜

班
，
晚
上
七
點
到
凌
晨
三
點
。
冬
天
時
我
們
會
用
暖
風
機
，
夏
天
時
沒
有
冷
氣
，
但
公
寓
通
風
良
好
，
也
不
覺
得

熱
。
他
喜
歡
喝
手
搖
杯
，
尤
其
是
金
蘋
果
綠
茶
，
我
們
總
是
買
五
送
一
，
沒
喝
完
的
就
先
冰
在
冰
箱
。
這
些
事
都

沒
特
別
提
過
，
也
沒
有
約
定
過
，
但
做
了
就
是
做
了
，
沒
做
也
不
會
怪
誰
。

我
們
曾
試
圖
說
明
這
段
關
係
，
但
總
是
說
不
下
去
。
好
像
只
要
一
開
口
，
整
件
事
就
會
失
去
平
衡
。
我
們
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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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慣
彼
此
的
不
說
話
，
也
太
怕
破
壞
某
種
安
靜
。
我
想
，
我
們
都
是
那
種
不
太
會
要
求
別
人
的
人
，
也
不
太
相
信

自
己
有
被
愛
的
資
格
。

他
走
的
那
一
年
，
我
五
十
歲
生
日
剛
過
。
朋
友
們
問
我
怎
麼
不
辦
場
聚
會
，
我
說
不
喜
歡
熱
鬧
。
其
實
是
沒

什
麼
人
可
以
邀
，
最
熟
的
那
幾
個
老
同
事
都
各
奔
東
西
了
，
一
些
朋
友
甚
至
都
不
存
於
世
了
。
那
天
我
一
整
天
沒

講
話
。
鳥
也
安
靜
，
像
是
知
道
我
生
日
，
特
地
不
吵
一
樣
。

我
並
沒
有
特
別
想
朝
信
，
只
是
偶
爾
會
有
一
些
聲
音
或
光
線
的
角
度
，
讓
我
想
起
他
在
這
個
屋
裡
生
活
的
樣

子
。
他
在
陽
台
邊
曬
衣
服
，
關
門
時
總
是
太
大
力
；
他
洗
完
澡
出
來
，
不
喜
歡
用
浴
巾
先
擦
乾
，
讓
地
板
總
是
溼

成
一
灘
；
他
有
時
會
把
椅
子
轉
過
來
，
像
欣
賞
一
幅
畫
那
般
看
著
鳥
房
。
朝
信
跟
我
不
同
，
他
比
較
少
跟
鳥
寶
們

說
話
，
而
我
總
是
找
他
們
聊
天
。

我
有
時
會
夢
到
朝
信
。
曾
有
一
次
，
我
夢
見
他
回
來
。
夢
裡
他
站
在
廚
房
門
口
，
提
著
一
袋
小
米
穗
，
問

我
：
﹁
這
些
還
夠
嗎
？
﹂

我
醒
來
時
，
手
還
握
著
被
子
邊
緣
，
像
是
想
抓
住
什
麼
。

每
隻
玄
鳳
都
有
自
己
的
個
性
。
就
算
是
親
手
養
的
，
有
些
長
大
後
也
沒
那
麼
親
人
。
像
是
有
一
隻
叫
米
豆

的
，
剛
出
生
幾
週
都
很
熱
切
地
拍
動
翅
膀
︵
求
奶
舞
︶
找
我
餵
食
。
長
大
後
只
要
我
一
靠
近
，
就
會
跳
到
棲
架
最

高
點
，
頭
一
歪
，
用
單
眼
盯
著
我
，
像
在
判
斷
我
會
不
會
再
次
打
擾
他
的
秩
序
。

不
過
也
有
一
隻
叫
恩
恩
的
，
他
大
概
覺
得
自
己
是
人
，
他
不
喜
歡
跟
其
他
鳥
待
在
一
起
，
他
喜
歡
待
在
我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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臥
室
。和

尚
鸚
鵡
普
遍
喜
歡
和
自
己
的
同
類
生
活
，
跟
我
和
朝
信
少
有
互
動
。
但
在
供
餐
時
間
還
是
會
跑
來
找
我
。

像
是
瓜
瓜
、
皮
皮
那
一
對
，
總
是
輪
流
用
喙
啄
我
放
飼
料
的
湯
匙
。
有
一
次
我
試
著
用
空
湯
匙
餵
他
們
，
他
們
竟

然
也
照
啄
不
誤
。
我
不
確
定
他
們
是
真
的
信
任
我
，
還
是
只
是
慣
性
。

和
尚
鸚
鵡
沒
有
像
玄
鳳
一
樣
的
冠
羽
，
看
起
來
圓
頭
呆
腦
。
但
比
起
玄
鳳
，
他
們
強
壯
許
多
，
大
腿
堪
比
雞

腿
。
如
果
玄
鳳
打
擾
到
他
們
的
領
域
，
打
起
架
來
都
是
玄
鳳
會
被
趕
走
。
真
是
暴
力
和
尚
。

而
我
承
認
，
我
喜
歡
這
些
瞬
間─

─

我
不
是
說
和
尚
欺
負
玄
鳳
的
時
候─

─

是
那
些
屬
於
鳥
寶
們
某
些
極
微

小
的
動
作
，
像
是
愛
情
鳥
在
巢
箱
的
圓
孔
偷
看
我
，
或
者
某
隻
幼
鳥
第
一
次
伸
腳
踩
上
我
掌
心
︵
上
手
︶
，
這
些

都
讓
我
有
一
種
說
不
上
來
的
感
覺
。
像
是
，
有
什
麼
還
活
著
，
有
什
麼
還
願
意
接
近
我
。

我
記
得
每
隻
鳥
的
名
字
，
記
得
住
他
們
的
譜
系
，
誰
是
誰
生
的
，
記
得
他
們
的
八
卦
，
記
得
誰
在
追
誰
，
向

誰
求
偶
。
這
些
細
節
我
都
能
牢
牢
記
得
，
且
不
隨
著
時
間
模
糊
。
即
便
是
朝
信
也
無
法
分
辨
三
隻
相
似
的
白
色
玄

鳳
，
因
為
稍
許
斑
點
位
置
的
不
同
有
各
自
的
名
字─

─
雪
兒
、
斑
斑
、
灰
灰
，
而
我
可
以
。

家
裡
每
個
角
落
都
有
羽
毛
。
牆
角
積
著
細
粉
，
像
灰
塵
一
樣
，
其
實
是
磨
碎
的
飼
料
和
羽
粉
。
我
掃
過
，
但

總
是
掃
不
完
。
尤
其
是
鳥
房
，
隨
著
時
間
過
去
，
鳥
房
地
板
堆
積
的
紙
屑
、
飼
料
、
塵
土
，
竟
然
已
經
覆
蓋
著
磁

磚
，
至
少
有
三
公
分
厚
，
並
且
因
為
我
還
是
每
天
會
來
回
走
動
換
飼
料
、
水
盆
，
變
成
第
二
層
地
磚
。

我
習
慣
了
這
樣
的
生
活
。
一
種
被
大
量
瑣
碎
包
圍
、
卻
無
須
太
多
解
釋
的
日
常
。
我
不
需
要
回
報
，
也
沒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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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誰
理
解
這
種
選
擇
。
只
是
，
我
不
想
把
他
們
送
走
。
我
知
道
，
如
果
我
一
送
，
就
會
全
部
送
。
就
像
朝
信
那
次

離
開
，
若
他
當
時
只
是
說
﹁
出
去
透
透
氣
﹂
，
那
我
會
等
；
但
他
若
說
﹁
我
要
搬
走
﹂
，
我
就
不
會
問
時
間
。
這

世
上
有
些
門
，
只
能
開
一
次
。

我
沒
想
過
自
己
是
孤
單
的
。
事
實
上
，
他
們
的
存
在
反
而
讓
我
不
必
面
對
那
種
﹁
很
空
﹂
的
狀
態
。
他
們
總

有
聲
音─

─

哪
怕
只
是
一
聲
細
細
的
咕
噥─

─

都
比
真
正
的
沉
默
好
太
多
。
有
時
我
打
開
電
視
，
不
是
想
看
什
麼

節
目
，
只
是
怕
太
安
靜
會
要
了
一
個
人
的
命
。
那
樣
的
安
靜
會
讓
人
想
起
很
多
沒
說
完
的
話
。

剛
剛
我
有
說
過
，
我
會
和
鳥
寶
們
說
話
。
不
是
像
某
些
飼
主
那
種
高
八
度
的
嗓
音
，
而
是
像
跟
人
講
話
那

樣
，
平
常
語
調
，
問
他
們
冷
不
冷
、
吃
不
吃
得
飽
。
有
幾
次
我
甚
至
說
起
朝
信
的
事
，
但
說
著
說
著
，
就
停
了
。

不
是
因
為
他
們
聽
不
懂
，
而
是
因
為
說
到
後
面
，
我
自
己
也
不
太
確
定
想
表
達
什
麼
了
。

我
最
喜
歡
的
時
間
是
午
後
三
點
到
五
點
這
段
。
陽
光
會
從
陽
台
斜
斜
照
進
來
，
剛
好
照
到
那
幾
個
靠
牆
的
籠

子
。
鳥
會
變
得
懶
洋
洋
，
羽
毛
鬆
開
，
像
是
穿
著
一
件
蓬
鬆
的
舊
毛
衣
，
然
後
打
起
瞌
睡
。
那
時
我
會
坐
在
靠
窗

的
椅
子
上
，
拿
著
一
杯
冰
涼
的
紅
糖
水
，
不
喝
，
也
不
動
。
有
時
會
想
睡
，
但
眼
睛
始
終
沒
闔
上
。

那
段
時
間
裡
，
時
間
像
是
被
凍
住
了
。
他
們
在
睡
，
我
也
沒
什
麼
事
可
做
。
唯
一
在
動
的
，
是
光
線
慢
慢
移

到
牆
上
，
然
後
消
失
。

我
記
得
有
一
次
朝
信
從
房
間
走
出
來
，
看
到
我
坐
在
那
裡
。
他
沒
說
話
，
只
是
站
了
一
下
，
後
來
轉
身
倒
了

杯
水
。
我
想
他
那
時
應
該
是
想
開
口
，
但
不
知
為
何
，
終
究
沒
說
。
就
像
我
也
曾
很
多
次
，
想
叫
他
名
字
，
卻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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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了
口
。

那
些
沒
說
出
口
的
話
，
現
在
變
成
了
他
們
的
叫
聲
。
每
天
早
上
，
每
個
午
後
，
我
都
會
聽
見
一
種
熟
悉
又
陌

生
的
聲
音
，
那
聲
音
像
是
在
叫
著
我
的
名
字
：
鎮
勳
、
鎮
勳
。
我
沒
有
百
分
之
百
的
信
心
能
活
得
比
鳥
寶
們
還

久
，
尤
其
他
們
一
代
又
一
代
地
出
生
，
總
是
有
更
年
輕
的
鳥
。
所
以
不
是
說
我
知
道
他
們
終
究
有
離
開
我
的
一

天
，
而
是
我
們
離
開
彼
此
是
一
種
時
間
的
必
然
。

前
些
日
子
，
我
在
鏡
子
裡
多
看
了
自
己
一
眼
。

不
算
什
麼
特
別
的
早
晨
。
刷
牙
時
手
肘
無
意
間
碰
掉
了
杯
子
，
我
彎
腰
撿
起
，
再
直
起
身
時
，
對
鏡
子
裡
的

那
張
臉
突
然
覺
得
陌
生
。
不
是
變
得
多
老
，
而
是
變
得
模
糊
，
好
像
這
張
臉
不
是
用
來
被
記
住
的
，
只
是
某
種
過

場
的
過
渡
臉
孔
，
像
韓
劇
裡
標
準
的
﹁
一
位
中
年
男
子
﹂
那
種
角
色
。

那
天
，
我
沒
吃
早
餐
。
坐
在
餐
桌
前
發
了
一
陣
呆
。
鳥
還
是
照
常
叫
，
但
我
沒
回
應
。
他
們
也
沒
等
我
。

我
不
是
第
一
次
注
意
到
身
體
出
現
的
變
化
，
只
是
那
次
比
較
明
顯
。
比
如
蹲
下
來
清
理
籠
子
再
站
起
時
會
暈

一
下
，
比
如
眼
睛
有
些
字
看
不
清
楚
︵
這
剛
剛
提
過
︶
，
比
如
吃
完
晚
餐
不
久
就
會
開
始
想
睡
，
比
如
腳
皮
龜

裂
，
再
不
如
年
輕
時
光
滑
。
我
五
十
一
歲
的
身
體
，
有
些
地
方
開
始
變
得
不
再
聽
話
，
但
又
不
至
於
壞
死
，
只
是

緩
慢
地
，
不
可
逆
地
變
了
。

有
時
我
會
想
，
如
果
朝
信
還
在
，
他
會
不
會
注
意
到
這
些
？
他
會
不
會
忽
然
說
，
﹁
你
最
近
走
路
慢
了
﹂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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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者
，
﹁
你
是
不
是
牙
齒
不
太
好
？
﹂
以
前
他
就
是
這
樣
，
會
在
我
還
沒
察
覺
前
，
先
替
我
發
現
某
些
小
事
。

他
不
會
直
接
問
，
會
用
他
的
方
式
試
探
，
有
時
是
問
我
要
不
要
喝
微
糖
，
有
時
是
直
接
幫
我
買
一
盒
木
盆
沙
拉
外

帶
。

現
在
沒
人
替
我
試
探
了
。
糖
冰
多
少
，
我
自
己
決
定
。
湯
頭
鹹
不
鹹
，
我
自
己
試
。
失
眠
的
夜
晚
，
我
自
己

熬
。

我
開
始
忘
記
一
些
本
來
不
該
忘
記
的
東
西
。
像
是
小
時
候
在
澎
湖
海
邊
的
景
象
，
那
片
海
，
我
曾
經
很
熟

悉
，
但
現
在
卻
怎
麼
也
想
不
起
來
它
真
正
的
顏
色
。
是
藍
的
嗎
？
還
是
沉
暗
的
黑
色
？
我
甚
至
懷
疑
自
己
是
不
是

從
來
沒
仔
細
看
過
。
那
天
我
在
岸
邊
坐
了
很
久
，
腳
邊
有
隻
老
狗
，
我
爸
養
的
，
也
跟
我
很
熟
，
但
就
是
想
不
起

牠
的
名
字
。
我
盯
著
牠
看
了
好
一
會
兒
，
腦
子
裡
一
片
空
白
。
後
來
牠
自
己
叫
了
一
聲
，
那
聲
音
像
是
從
很
遠
的

地
方
傳
來
，
我
才
忽
然
記
起
來
，
牠
叫
來
福
。
那
瞬
間
我
有
點
慌
，
卻
沒
說
什
麼
，
只
是
伸
手
摸
了
摸
牠
的
後

頸
，
像
平
常
那
樣
，
假
裝
我
一
直
都
記
得
。

我
不
確
定
自
己
還
能
記
住
多
久
。
關
於
朝
信
的
聲
音
，
我
已
經
不
太
記
得
了
。
他
的
語
調
、
語
速
、
偶
爾
會

用
的
詞
語
，
都
變
得
模
糊
。
更
早
以
前
，
他
會
在
深
夜
下
班
後
進
門
說
：
﹁
我
回
來
了
，
他
們
都
睡
了
嗎
？
﹂

我
總
是
點
頭
，
沒
說
什
麼
。
那
句
﹁
他
們
都
睡
了
嗎
？
﹂
曾
經
聽
過
很
多
次
，
現
在
卻
像
從
別
人
的
生
活
裡
借
來

的
。

有
一
晚
我
夢
見
朝
信
在
鳥
房
踩
著
凳
子
，
掛
上
一
個
螺
旋
狀
的
曬
床
單
用
的
鐵
架
做
為
鳥
寶
們
新
的
站
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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夢
裡
他
沒
說
話
，
只
是
專
注
著
綁
繩
。
我
站
在
旁
邊
，
看
著
他
用
手
指
拉
緊
繩
結
。
他
的
側
臉
像
記
憶
裡
那
樣

安
靜
，
也
那
樣
遙
遠
。
我
沒
有
叫
他
，
也
沒
有
靠
近
。
夢
醒
後
，
我
坐
在
床
邊
很
久
，
感
覺
自
己
像
是
從
某
處
回

來
，
但
那
處
地
方
已
經
沒
路
可
通
。

我
沒
有
計
畫
未
來
。
也
沒
想
過
自
己
會
活
多
久
，
事
實
上
我
覺
得
自
己
只
是
在
等
死
。
我
每
天
早
上
起
來
，

餵
鳥
，
換
水
，
清
理
排
泄
物
，
下
午
再
來
一
次
。
週
一
到
週
日
，
沒
有
差
別
。
每
週
一
次
，
去
飼
料
行
買
幾
種
不

同
的
營
養
的
飼
料
，
包
括
紅
土
。
我
總
會
多
買
一
點
，
結
果
家
裡
愈
堆
愈
多
，
不
是
因
為
便
宜
，
而
是
因
為
我
沒

打
算
讓
他
們
缺
東
西
。

這
樣
的
生
活
不
算
壞
，
只
是
很
輕
，
輕
得
不
像
是
真
的
。
我
知
道
很
多
人
說
養
寵
物
是
為
了
陪
伴
，
但
我
不

太
覺
得
我
是
在
找
陪
伴
。
我
只
是
，
習
慣
了
有
人
在
，
習
慣
有
說
話
聲
。
哪
怕
那
個
﹁
人
﹂
不
是
人
，
哪
怕
那
語

言
是
鸚
語
。

我
也
習
慣
了
不
等
誰
回
來
。
那
些
把
臥
室
的
門
敞
著
的
日
子
，
過
久
了
也
就
忘
了
門
原
本
是
為
誰
開
的
。

屋
子
裡
有
時
會
多
出
一
種
聲
音
。

很
細
，
很
小
，
幾
乎
要
靠
得
很
近
才
能
聽
見
。
像
指
甲
輕
輕
刮
過
塑
膠
袋
，
有
時
也
像
人
在
夢
裡
輕
聲
自

語
。
那
是
蛋
殼
裂
開
時
的
聲
音
。
第
一
次
聽
見
時
，
我
以
為
是
牆
角
的
水
管
漏
了
風
，
直
到
我
走
到
那
個
放
著
愛

情
鳥
巢
箱
的
小
桌
前
，
才
意
識
到
聲
音
是
從
裡
面
傳
來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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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鳥
剛
出
生
時
，
是
半
透
明
的
粉
紅
色
。
閉
著
眼
，
全
身
幾
乎
沒
有
羽
毛
，
肚
皮
可
以
清
楚
看
見
裡
面
跳
動

的
血
管
。
他
們
的
叫
聲
像
恐
龍
︵
雖
然
依
我
的
年
紀
是
不
可
能
聽
過
真
正
的
恐
龍
叫
聲
︶
，
他
們
張
著
嘴─

─

一

張
比
身
體
還
大
的
嘴─

─

向
空
氣
伸
去
，
好
像
那
是
他
們
對
世
界
唯
一
的
祈
求
。

第
一
次
的
時
候
，
我
不
太
敢
碰
他
們
，
怕
傷
著
。
後
來
網
路
上
查
了
資
料
，
學
會
了
如
何
製
作
保
溫
箱
，
如

何
調
配
人
工
飼
料
的
濃
度
。
每
三
個
小
時
要
餵
一
次
，
夜
裡
也
得
起
來
。
餵
得
太
多
會
嗆
，
太
少
會
脫
水
。
我
第

一
次
餵
得
手
抖
，
灌
太
快
，
小
鳥
開
始
翻
白
眼
，
那
種
瞬
間
讓
我
出
了
一
身
冷
汗
。
還
好
慢
慢
恢
復
了
。

那
幾
週
我
幾
乎
沒
出
門
。
手
機
關
著
，
窗
簾
也
拉
著
。
時
間
被
分
成
許
多
段
，
每
一
段
都
是
為
了
等
一
隻
小

小
的
喙
張
開
。
我
不
覺
得
累
，
只
是
心
裡
多
了
一
種
說
不
出
的
聲
音
，
像
有
人
從
屋
子
很
深
的
地
方
喊
我
。

我
用iPhone

幫
他
們
拍
照
，
P
O
個
I
G
。
小
鳥
寶
不
懂
我
在
做
什
麼
，
啄
我
的
指
節
，
也
啄
餵
他
的
針

筒
。
幾
天
後
，
我
坐
在
紙
箱
前
，
看
他
能
站
了
，
搖
搖
晃
晃
往
前
走
了
一
步
，
然
後
跌
倒
。
我
會
心
一
笑
，
心
裡

有
什
麼
東
西
很
久
沒
動
的
，
忽
然
動
了
一
下
。

我
從
沒
養
過
小
孩
。
以
前
覺
得
自
己
應
該
不
適
合
。
怕
吵
，
怕
麻
煩
，
也
怕
責
任
太
大
。
當
然
，
依
照
我
的

性
取
向
，
我
也
不
會
有
小
孩
。
但
現
在
我
才
知
道
，
其
實
跟
那
些
都
無
關
，
而
是
怕
自
己
太
需
要
那
種
依
賴
。
怕

哪
天
他
們
不
再
依
賴
我
，
我
就
再
也
不
知
道
該
怎
麼
活
。

朝
信
也
曾
說
過
想
養
什
麼
。
他
說
過
喜
歡
貓
，
覺
得
牠
們
有
種
自
由
感
。
我
當
時
笑
說
你
那
是
想
要
﹁
有
人

陪
你
但
又
不
太
黏
你
﹂
。
他
沒
否
認
，
只
是
說
：
﹁
對
啊
，
我
就
是
怕
失
控
。
﹂

短篇小說獎171



我
現
在
想
，
那
句
話
大
概
不
是
在
講
貓
。
是
講
他
自
己
。

小
鳥
漸
漸
長
出
羽
毛
，
從
粉
紅
變
成
灰
藍
，
再
慢
慢
長
出
色
彩
。
他
們
開
始
會
叫
，
會
跟
著
光
線
移
動
，
會

彼
此
撞
來
撞
去
。
有
一
次
，
我
看
見
其
中
一
隻
站
在
紙
箱
邊
緣
，
喙
向
上
翹
著
，
像
是
在
尋
找
什
麼
。
我
不
知
道

他
在
找
誰
，
也
許
只
是
風
，
也
許
只
是
聲
音
，
但
那
個
姿
勢
讓
我
想
到
某
次
朝
信
坐
在
窗
邊
，
手
裡
還
是
攤
開
一

本
小
說
，
手
撐
著
臉
，
說
：
﹁
人
生
是
不
是
就
是
這
樣
？
﹂

我
沒
回
答
。
我
那
時
什
麼
也
沒
說
。
現
在
也
說
不
出
了
。

我
花
了
些
錢
，
買
了
新
的
加
溫
燈
和
備
用
電
線
，
把
電
路
整
理
過
。
那
些
雛
鳥
太
小
了
，
一
點
點
溫
差
就
可

能
讓
他
們
死
。
我
把
溫
度
調
得
很
仔
細
，
甚
至
多
買
了
一
個
溫
控
器
，
用
來
做
雙
重
檢
查
。
有
時
我
半
夜
醒
來
，

會
起
來
再
量
一
次
溫
度
，
確
保
沒
有
誤
差
。

我
從
沒
這
麼
認
真
過
，
哪
怕
是
當
科
長
的
時
候
也
沒
有
。
那
種
對
結
果
的
在
乎
，
不
是
來
自
別
人
的
期
待
，

而
是
來
自
一
種
很
奇
怪
的
責
任
感
。
就
像
如
果
我
能
把
這
些
鳥
養
活
，
那
我
也
許
還
不
算
完
全
失
敗
。

那
些
日
子
我
幾
乎
沒
接
電
話
。
有
幾
通
是
朝
信
打
來
的
，
我
沒
接
。
不
是
故
意
不
接
，
而
是
覺
得
，
等
這
些

鳥
大
一
點
再
說
。
等
我
有
一
點
什
麼
可
以
交
代
的
時
候
再
說
。
那
樣
他
問
起
來
，
我
就
能
說
：
﹁
很
好
，
他
們
在

學
飛
了
。
﹂
這
樣
他
就
會
知
道
，
我
也
很
好
。

我
只
是
沒
想
到
，
那
些
燈
，
那
些
線
，
那
些
我
以
為
檢
查
過
很
多
遍
的
東
西
，
其
實
並
不
牢
靠
。

但
事
情
總
是
在
最
沒
聲
音
的
時
候
發
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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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是
在
半
夜
開
始
的
。
我
不
確
定
時
間
，
只
知
道
那
時
我
剛
剛
起
來
，
上
完
廁
所
，
正
準
備
回
床
上
躺
下
。

路
過
客
廳
時
，
我
聞
到
一
股
焦
味
，
不
是
很
明
顯
，
有
點
像
烤
過
頭
的
吐
司
。
我
本
來
以
為
是
蝦
皮
買
來
的
中
國

製
暖
風
機
太
不
靠
譜
，
電
線
短
路
。
但
床
尾
的
暖
風
機
運
作
正
常
。
我
走
去
廚
房
檢
查
是
否
瓦
斯
爐
在
煮
著
什
麼

忘
記
關
火
，
但
也
不
是
。

最
後
察
覺
光
是
從
鳥
房
傳
來
的
。
那
是
一
種
不
對
的
光
，
不
是
燈
，
也
不
是
月
亮
，
而
是
某
種
在
牆
角
緩
慢

跳
動
的
亮
紅
。
等
我
推
開
房
門
，
煙
已
經
撲
了
出
來
，
像
一
塊
被
扯
斷
的
布
，
直
接
罩
上
我
的
臉
。

我
退
了
一
步
，
開
始
咳
。
眼
睛
痠
得
睜
不
開
，
鼻
子
像
被
紙
塞
住
。
我
踉
蹌
著
回
到
客
廳
，
摸
到
牆
邊
的
應

急
燈
，
打
開
，
光
線
比
我
記
憶
中
還
弱
。
煙
愈
來
愈
濃
，
我
咳
得
快
站
不
穩
。
可
我
還
是
回
頭
，
走
進
那
個
被
煙

壓
住
的
房
間
。

保
溫
箱
在
角
落
，
塑
膠
蓋
已
經
塌
了
一
半
，
燈
的
插
頭
上
冒
著
火
星
，
像
是
從
內
部
燃
起
。
我
看
不
清
楚
鳥

寶
們
的
動
向
，
但
沒
預
期
中
的
受
驚
後
拍
打
翅
膀
到
處
亂
飛
，
反
而
是
毫
無
動
靜
。
我
本
來
想
衝
過
去
撲
滅
火

源
，
但
看
見
火
已
經
燒
進
地
墊─

─

那
一
塊
鋪
在
鳥
架
下
的
減
壓
地
墊
，
原
本
是
朝
信
買
的
，
因
為
我
跟
他
抱
怨

過
在
鳥
房
裡
走
動
，
走
久
了
腳
會
痛─

─

以
及
其
他
所
有
可
燃
的
物
件
，
我
知
道
來
不
及
了
。

我
做
的
第
一
件
事
，
是
不
顧
一
切
打
開
窗
戶
。
說
是
打
開
窗
戶
，
更
確
切
而
言
是
一
拳
把
窗
戶
打
爆
。
我
很

慌
亂
，
更
像
是
揮
出
面
對
這
種
無
可
挽
回
的
狀
況
用
以
洩
忿
的
一
拳
。

冷
空
氣
灌
進
來
，
煙
也
跟
著
往
外
飄
。
我
不
確
定
這
能
不
能
幫
上
忙
，
但
我
知
道
，
他
們
如
果
還
能
飛
，
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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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往
氣
流
的
方
向
去
。
鳥
是
知
道
哪
邊
是
出
口
的
，
就
像
人
知
道
哪
邊
是
再
也
回
不
去
的
地
方
。

我
回
頭
去
開
籠
。
手
被
燙
傷
，
可
能
是
碰
到
了
哪
段
發
熱
的
鐵
絲
。
在
我
的
預
期
裡
，
每
開
一
個
門
，
我
都

能
聽
見
一
聲
聲
短
促
的
振
翅
聲
，
那
些
鳥
往
窗
邊
飛
，
有
的
撞
上
牆
，
有
的
掉
到
地
上
，
但
還
是
飛
。
我
沒
辦
法

確
認
我
祈
求
的
事
情
實
現
了
多
少
，
只
是
一
直
開
、
一
直
咳
、
一
直
開
。

真
的
危
急
到
再
不
逃
不
行
時
，
我
往
房
門
外
衝
出
。
喉
嚨
感
覺
像
是
被
玻
璃
割
開
，
肺
裡
有
什
麼
東
西
在
碎

裂
。
我
逃
到
後
陽
台
，
靠
著
牆
。
眼
前
全
是
濃
煙
，
有
什
麼
東
西
塌
了
，
也
許
是
哪
個
架
子
，
也
許
是
我
自
己
。

時
間
變
得
模
糊
，
不
再
前
進
，
也
不
再
倒
退
。

我
意
識
模
糊
前
記
得
的
最
後
一
件
事
，
是
朝
信
以
前
放
在
床
頭
的
那
盞
夜
燈
還
在
鳥
房
掙
扎
一
閃
一
閃
著
，

想
當
然
耳
，
最
後
逃
不
過
被
燒
熔
的
命
運
。

朝
信
有
時
怕
黑
，
怕
黑
暗
中
會
走
出
某
種
可
怕
的
事
物
吞
噬
他
，
就
算
他
已
經
三
十
二
歲
了
，
遇
到
這
類
的

事
情
還
是
會
害
怕
。

朝
信
離
開
後
我
把
那
盞
夜
燈
移
到
鳥
房
。

我
醒
來
的
時
候
，
天
花
板
是
白
的
，
光
線
也
是
白
的
，
空
氣
乾
燥
到
讓
喉
嚨
刺
痛
。
氧
氣
管
卡
在
鼻
孔
裡
，

喉
嚨
像
被
刮
過
。
我
知
道
這
裡
是
醫
院
，
也
知
道
發
生
了
什
麼
。
我
只
是
花
了
幾
秒
鐘
，
才
讓
那
些
影
像
從
腦
裡

慢
慢
湧
出
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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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理
師
走
進
來
換
點
滴
。
她
叫
我
楊
先
生
，
說
我
吸
入
過
量
濃
煙
，
身
上
幾
處
輕
度
灼
傷
。
必
須
觀
察
幾

天
，
也
必
須
接
受
高
壓
氧
與
其
他
治
療
。

我
很
想
問
她
鳥
窩
裡
的
鳥
寶
們
還
好
嗎
？
有
成
功
飛
出
去
嗎
？
但
轉
念
一
想
，
她
是
不
會
知
道
這
些
事
的
，

也
完
全
超
過
她
的
職
業
範
圍
。
可
是
我
能
問
誰
呢
？
那
些
飛
出
去
的
︵
希
望
有
吧
︶
、
那
些
沒
能
逃
出
的
，
都
已

經
不
屬
於
我
能
確
認
的
範
圍
了
。
就
算
警
察
︙
︙
也
未
必
會
知
道
吧
？

護
理
師
隨
後
又
幫
我
量
了
體
溫
與
血
壓
，
這
些
都
完
成
後
，
她
推
著
醫
療
器
材
車
關
上
門
離
開
。
我
一
個
人

躺
在
床
上
，
周
圍
靜
得
可
以
聽
見
空
調
的
運
轉
聲
。
窗
外
的
光
是
一
種
很
淡
的
灰
色
，
像
是
剛
下
過
雨
的
午
後
，

什
麼
都
被
洗
掉
了
，
只
剩
乾
淨
但
沒
有
溫
度
的
世
界
。

我
的
手
機
在
床
邊
櫃
子
裡
，
不
知
是
誰
送
來
的
，
就
這
麼
放
在
旁
邊
，
還
貼
心
地
附
上
一
組
充
電
線
。

iPhone

並
沒
有
強
大
到
有
防
火
功
能
，
只
是
出
事
的
時
候
我
沒
把
它
帶
在
身
上
而
已
。

我
傳LIN

E

給
朝
信
。

我
思
考
了
一
下
該
怎
麼
起
頭
，
最
後
直
率
地
寫
了
：
﹁
鳥
窩
失
火
了
。
﹂

文
字
看
不
出
語
氣
，
但
我
認
為
那
應
該
是
一
種
極
為
平
淡
且
無
奈
的
感
覺
，
像
在
報
告
一
件
無
關
緊
要
的
小

事
。
火
災
的
事
有
登
上
新
聞
，
我
隨
後
也
附
上
連
結
。

幾
個
小
時
後
，
大
概
朝
信
終
於
看
到
訊
息
，
然
後
回
傳
：
﹁
你
呢
？
你
人
還
好
嗎
？
﹂

我
點
點
頭
，
才
想
起
他
看
不
見
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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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在
醫
院
。
﹂
我
寫
。

他
沒
接
話
。
我
想
像
他
坐
在
某
個
陌
生
的
房
間
裡
，
窗
簾
沒
拉
，
地
上
可
能
有
他
沒
收
的
衣
物
。
他
可
能
正

捲
著
一
條
毯
子
，
或
正
準
備
煮
水
，
也
可
能
什
麼
也
沒
做
，
只
是
拿
著
手
機
等
我
會
再
傳
出
什
麼
訊
息
。

﹁
我
有
把
窗
戶
打
開
，
﹂
我
說
，
﹁
希
望
鳥
寶
們
都
有
飛
出
去
。
﹂

他
回
了
個
﹁
嗯
﹂
。
我
不
確
定
他
聽
懂
這
句
話
的
意
思
，
但
我
不
打
算
再
解
釋
。
我
們
從
來
就
不
習
慣
把
話

說
完
。﹁

你
︙
︙
﹂
他
停
頓
了
一
下
，
﹁
還
會
再
養
嗎
？
﹂

我
不
知
道
，
我
甚
至
不
知
道
該
用
什
麼
心
情
面
對
這
一
切
。

他
也
沒
有
再
傳
訊
追
問
什
麼
。
這
一
次
的
沉
默
，
有
點
長
。

我
望
向
窗
外
，
那
片
樹
影
在
陽
光
下
很
安
靜
，
沒
有
鳥
叫
聲
，
也
沒
有
風
。
玻
璃
的
反
光
讓
我
看
不
清
對
面

建
築
。
我
忽
然
想
起
，
那
隻
叫
恩
恩
的
玄
鳳
，
曾
經
有
一
次
飛
進
我
的
房
間
，
落
在
朝
信
的
肩
膀
上
。
他
嚇
了
一

跳
，
笑
得
亂
七
八
糟
。
我
記
得
那
一
刻
我
們
誰
都
沒
開
口
，
只
是
一
起
逗
著
那
隻
鳥
在
我
們
身
上
攀
上
攀
下
。

﹁
我
沒
有
要
你
做
什
麼
，
只
是
覺
得
你
應
該
也
可
以
知
道
一
下
。
﹂
我
傳
訊
。

﹁
我
知
道
。
﹂
他
回
。

我
在
病
床
上
點
點
頭
，
我
知
道
他
看
不
到
。

雖
然
有
點
突
然
，
但
我
腦
海
卻
在
此
時
盤
旋
起
南
方
二
重
唱
的
︿
細
說
往
事
﹀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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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事
從
頭
　
輕
輕
細
說

夢
的
演
變
　
多
年
以
後

是
否
還
有
　
愛
的
容
顏

往
事
從
頭
　
輕
輕
細
說

滄
海
桑
田
　
是
否
能
夠

回
到
從
前
　
再
走
一
遍

白
雲
翩
翩
　
心
事
一
面
銀
幕

飄
過
你
的
窗
前
　
寂
寞
的
窗

請
開
啟
我
　
被
歲
月
緊
鎖
的
思
念

我
的
思
念
　
有
你
牽
掛
的
心

和
一
首
叫
做
誓
言
　
如
今
細
說
往
事

往
事
如
煙
　
我
是
否
還
算
是
你
的
從
前

如
果
火
焰
沒
燒
進
浴
室
，
那
麼
朝
信
的
牙
刷
就
還
放
在
洗
手
台
邊
緣
，
他
沒
用
完
的
牙
膏
捲
成
一
圈
。
就
我

所
知
，
目
前
他
貓
還
是
沒
有
養
成
，
因
為
他
怕
自
己
會
忘
了
清
貓
砂
，
或
是
不
小
心
因
為
疲
倦
而
讓
貓
受
到
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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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
。

他
對
自
己
從
來
沒
有
真
正
的
信
心
。
他
從
不
願
意
讓
人
太
靠
近
，
連
自
己
也
不
例
外
。
他
擔
心
一
旦
被
誰
定

義
成
什
麼
，
就
再
也
無
法
改
變
。
他
寧
願
模
糊
地
活
著
，
也
不
想
被
某
種
情
感
說
死
。

他
沒
有
真
正
離
開
我
。
他
偶
爾
會
去
看
我
貼
在
I
G
的
鳥
寶
照
，
默
默
按
愛
心
。
我
不
知
道
他
那
樣
算
不
算

一
種
想
念
，
抑
或
是
某
種
還
沒
戒
掉
的
習
慣
。
他
會
不
會
習
慣
每
天
半
夜
兩
點
醒
來
，
看
著
手
機
發
呆
，
點
開
我

們
以
前
一
起
追
的
韓
劇
，
從
某
一
集
開
始
播
，
聽
著
那
些
我
們
曾
一
起
笑
過
的
對
白
，
再
輕
輕
把
音
量
調
小
，
讓

它
慢
慢
演
下
去
。
像
某
種
靜
靜
燃
燒
的
記
憶
儀
式
。

我
知
道
他
對
別
人
都
說
我
是
他
的
房
東
。
有
次
他
的
同
學
來
找
他
吃
飯
，
我
也
有
去
。
同
學
問
他
我
是
誰
，

他
沉
默
了
一
會
兒
，
像
是
思
考
要
用
哪
一
個
版
本
的
自
己
開
場
，
最
後
說
我
是
他
的
房
東
。

﹁
就
這
樣
吧
，
你
多
休
息
。
﹂

﹁
嗯
，
你
也
是
。
﹂

我
收
起
手
機
，
把
它
放
在
床
邊
。
光
線
慢
慢
轉
進
來
，
照
到
被
子
的
邊
緣
。
我
閉
上
眼
，
耳
朵
裡
還
有
些
嗡

嗡
聲
，
那
是
濃
煙
留
在
肺
裡
的
殘
響
，
也
像
是
某
些
聲
音─

─
永
遠
飛
走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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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鳥
寶
﹂
與
情
人  

黃
美
娥

小
說
描
寫
四
十
八
歲
男
子
楊
鎮
勳
意
外
飼
養
一
對
玄
鳳
鸚
鵡
；
五
十
歲
時
，
原
本
同
居
的
同
志
伴
侶
離

他
而
去
；
五
十
一
歲
選
擇
從
職
場
退
休
，
全
心
在
家
照
顧
愈
來
愈
多
的
﹁
鳥
寶
﹂
們
。
通
篇
透
過
人
與
鳥
、

人
與
人
雙
線
進
行
情
節
鋪
陳
，
娓
娓
道
出
身
體
初
老
孤
獨
者
的
感
受
。

作
者
構
思
精
巧
，
層
次
清
晰
。
首
先
登
場
的
是
寵
物
鸚
鵡
，
寫
其
習
性
極
為
鮮
活
靈
動
，
而
強
調
鳥
兒

互
動
親
密
或
稱
為
﹁
鳥
寶
﹂
，
乃
隱
喻
主
角
對
於
愛
情
、
家
庭
的
渴
望
。
無
奈
最
終
房
間
失
火
、
小
鳥
飛

去
，
與
離
家
伴
侶
維
持
聯
繫
的
話
題
也
告
消
失
，
愛
情
一
去
不
返
。

其
次
，
文
中
關
於
戀
人
生
活
點
滴
的
追
憶
，
夾
敘
孤
單
、
安
靜
、
聲
音
的
牽
連
關
係
，
以
及
時
間
、
生

命
情
境
的
種
種
體
會
，
寫
得
平
淡
有
味
。
又
，
情
感
之
路
的
自
省
，
包
括
自
由
、
依
賴
、
黏
、
失
控
、
責
任

感
、
放
手
等
各
種
複
雜
狀
態
，
則
增
添
文
本
思
維
深
度
。

此
外
，
男
同
伴
侶
之
愛
既
無
法
對
外
公
開
，
彼
此
之
間
更
怕
攤
牌
以
致
情
感
失
衡
；
對
此
，
作
者
刻
意

採
取
簡
約
節
制
文
字
風
格
予
以
表
述
，
讀
來
哀
而
不
傷
，
是
極
具
魅
力
所
在
。

評
審
意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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